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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启会谈 

会谈开始时，我们会握手、自我介绍、询问在场所有人的名字。 

对于儿童及青少年，我们常会接着询问他们擅长的是什么以及他们认为最有趣的事

情。在持续讨论这些主题几分钟后，我们才会开始询问：是什么让他们来找我们、以及

他们对于会谈的最大期望为何，或者我们怎么能够对他们有帮助？ 

后来这几年，我（Harry Korman）开始将这种会谈的开场桥段，转为严肃的事情 

(serious business)”，如 Steve de Shazer 会说：“谢谢你前来。我觉得你能过来，是一个

很好的主意。虽然无法保证你来到这里我一定能够帮上什么忙，而我唯一可以保证的是，

我会尽最大的努力，而且，我相信你也会如此。” 

当事人或家庭点头表示同意后，我们会告诉他们，会谈接下来将进行的事情。 

“我会询问很多奇怪的问题，在 30至 40 分钟后，我会做个暂停，思考一下我们谈

话的内容。通常会暂停 5 至 15 分钟。然后我会带着我的想法回到这里。如果我有想到

什么会有帮助的想法，我也会告诉你。这样可以吗？” 

这些话语为“治疗”做了说明（无论“治疗”是什么---在此脉络中，让我们这样

界定治疗：我们将会谈论一些严肃且重要的事情，用一种我们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的方

式来谈论）。 

如何开启会谈，第一个问句为何，是至关重要的。“是什么让你在这里？”、“我如

何才能对你有帮助？”、“在这里，需要发生什么事呢？”、“你对这次会谈的最大期望（best 

hope）为何?”、“这次会谈之后，什么地方必须有所不同──某件小小的事情──才能

让你说，来跟我见面是有帮助的？”等等。这些问句各有不同，会带出不同的主题及不

同的对话。知道与了解这些问句的不同之处，是很重要的──这不是因为某个问句优于

其它问句──而是治疗师需要知道其中的主题—带出的议题内容—是有差异的，然后在

诸多领域中审慎地选择出当事人有兴趣的是哪个面向。同样重要的是，治疗师知道这些

领域与面向──能够确认出当事人所谈的是某个面向、而不是另一个面向──因为，只

有当你听到当事人的回答时，你才能确知你刚刚提问的问句为何。 

 

二、符合文化对治疗的观点 

http://www.sikt.nu/publ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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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解决对话不同于普通的日常对话，也不同于大部分的治疗对话──或许是所有

其它的治疗对话。 

与我们会面的大多数个案，并没有亲身担任治疗师的经验，但几乎人人对于治疗都

持有应该如何进行治疗的“知识（knowledge）”。关于治疗的知识，电视、影片、书籍、

杂志、报刊上都有丰富的讯息，我们称这样的知识为治疗的文化意象（cultural image ）。 

焦点解决会谈需符合治疗的文化意象──至少具一定程度的符合，方能不突兀──

以及/或者──焦点解决会谈本身也需要是具有激发性、丰富性、意义性，以能满足想

要留下来会谈的当事人，甚至让他们会回来进行第二次。 

是以，我们会如此开启会谈：“我会询问很多问题，然后在 30 至 40 分钟后，我会

做个暂停，让我思考（或跟团队谈谈）我们刚刚的谈话内容，看看我（我们）是否有想

到什么我（我们）相信可以有所帮助的想法”。 

亦即，我们以一种特别的方式，来把我们的工作介绍给当事人。我们告诉他们：我

们的工作是询问问题（提问问句），以及弄明白我们可以如何帮上忙──这与 “文化”对

于治疗师工作的观点非常相近──弄明白当事人出了什么问题。同时，我们也告诉了当

事人，他们在我们办公室里是“有工作要做的”──响应我们的问句并提供我们所需的

讯息，让我们能进行工作。这也代表着会谈架构是如同大部分当事人前来治疗时的预期

一般（即：当事人提供讯息给治疗师，让治疗师能以此进行工作。） 

在晤谈进行一段时间后，一些当事人会了解到，即使会谈架构是他们预期的，但是

谈话内容却不是。焦点解决治疗师不会搜集有问题之处的讯息，而是搜集当事人想要有

何不同，以及他和其他人正在做什么事而是使得这不同已经发生的讯息1。 

 

三、聚焦于目标 

焦点解决会谈是一种以目标为焦点（goal-focused）的会谈。当人们提出问题，我

们视为：他们想要自己生活中某件事情能有不同的一种表达方式――他们希望思考、行动、

或感觉到某事，是能不同于他们现在所经验到的问题情况。这表示，当人们在谈某件事

对他们而言是有问题时，至少有两个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治疗师可以试着厘清当事人对问题的更多想法，也可以尝试厘清当事人希望／想要

能有所不同的事情。焦点解决治疗师原则上都会选择尝试厘清当事人希望有所不同之处。 

我们有一个主张，是从 de Shazer 及 Berg 学习而来：一件被界定为问题的事情，

一定存在着一个假设性的解决之道，一定有一个方式去了解，何时这个问题不再会是一

个问题了。我们将此称为目标，对现象学而言，这个目标与所谓的问题是密不可分的。

这代表着许多意义，其中一个是：当我们在谈论目标时，我们也是在谈论问题（但是，

反过来说，却不是如此。译者注：谈论问题时却不见得是在谈论目标）。 

我们认为，当事人希望达成的事情（当事人希望在生活中感受、思考或行动的事情），

至少是与让他前来治疗的问题（指一些阻碍让当事人无法能够去做想做的以及希望感受

到的事情），一样的重要。我们也假定，对当事人来说，谈论希望达成的事情（情绪、

                                                             
1 以另一个、更理论性的层次来说，焦点解决治疗师不认为会谈是在讯息搜集，而是在创造讯息──导向

一种对话，让当事人及治疗师能于其中创造和探索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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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法、行动、与他人的互动），相较于让他们讨论前来会谈的问题，要更为容易些。 

聚焦于当事人的目标，也让我们格外容易与当事人发展出尊重的关系。原因很简单，

问题――谈论问题――突显的是当事人的缺点或缺乏资源，而谈论当事人的目标时，突显的

则是他的胜任之处与技能所在。 

这些都使我们更可能以“聚焦于当事人想要达成的事情”来开启会谈，而非聚焦于

让他前来的问题。这种焦点的转移很戏剧性的引人注目。 

 

Knut 现年 15 岁，与母亲及社工师一同前来。 

治疗师2询问：“你对这次会谈的最大期望为何？”Knut 回答：“不知道。”

没有显示任何思考的迹象。治疗师等待着，大约十秒后，Knut 重复一次，说他

不知道。 

治疗师好奇的问，前来会谈是否是 Knut 自己的意思，Knut 解释，来谈

主要是妈妈和社工的意思，但也有一点点是他自己的意愿。“我感觉不是很好，

所以我想来确认看看这是怎么一回事。” 

“那么，如果你今天在这里确认了──而且，基于一些理由，对你也有帮

助──那么，你会怎么注意到呢？” 

他回答：“我不知道，”尽管治疗师等了很久，Knut 没有再作任何补充。 

“那你有任何想法是关于妈妈今天需要看到你过来之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她才会认为要你来这里是个好主意？” 

“我不知道。这你要问她。” 

“我想知道你是怎么认为的。” 

“我不知道。” 

这 13 分钟，治疗师继续以不同的知觉角度，询问着同样一个问题──尝

试找出这次会谈如果能以任何一种方式对 Knut 产生了帮助，他将会如何得知。

接着，Knut 直视着治疗师的眼睛，说：“拜托，换个问题吧”。 

治疗师回答“我不行。”，Knut 惊愕地看着他，说：“为什么不行？” 

“嗯──如果我对你希望到达之处一无所知──我就不知道要问什么了。” 

Knut 看起来很惊讶---但是想了一会儿，然后说： 

“我希望感觉变好，以及，能够有正向思考。” 

因此，我们会将访谈聚焦在当事人想要的事物。有什么小小的──在 “当事人生活

中”能产生不同的最微小的事情，会让他觉得跟我们谈话是有帮助的。会谈后，今天或

明天，有什么可以发生---有什么可以造成一个不同的想法、感受、或行动──而会让当

事人说，来与我们会面、谈谈他的问题是个好主意？ 

“今天或明天，什么事情需要有所不同──某件小小的事情──作为你跟我谈话的

结果，会让你感觉或认为，今天跟我谈话是有一些些帮助的？” 

伦敦 “短期治疗实务中心（Brief Therapy Practice）”广为使用这问句的另一个

                                                             
2 即 Harry Kor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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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式：“你最期望（best hope）从这次会谈得到的收获为何？”3，这是一个较容易提问

的方式，而且大概也得到同样的回答。 

这些问句都是将晤谈的对话直接聚焦于当事人来谈目标的方式之一。什么是当事人

想要达成／改变的？作为会谈的结果，当事人的生活中，什么地方需要产生不同，才让

他觉得并没有浪费时间？ 

当事人需要决定他所想要的改变，从而决定我们的共同工作应该要关乎什么，因此

在得到这个问题的答案之前，我们无法开始询问其它问题。治疗师若缺乏对当事人目标

的这个了解，所提问的问句都将建立在治疗师对当事人的期望，而非当事人自己想要拥

有的。若我们对于当事人希望接受治疗之后能发生什么结果一无所知---我们就没有任何

问句可以询问了4。值得一再强调的是，焦点解决治疗向往的追求是：完全由“当事人

驱动（client-driven）”。 

实际上，询问这个问句的时间点，以及要如何询问此问句，都须视会谈脉络与情境

而定。 

若你从事的是心理社会处遇的服务行业心理社会治疗（如治疗等），你可以询问这

个问句来作为会谈的第一个问句。在这种情况中，我们假定人们来找你，是因为他们（或

者其人际网络中的某人）想要寻求某种改善。但是，在其它许多情况下，你则须要等待

一份邀请的出现。 

 

(一) 邀请 

如果你是一位正在调查孩童是否受到虐待、忽略或经济补助议题的社工，或者是一

位医治扁桃腺炎或慢性疼痛病患的医生，情况将会有所不同。在这些脉络或其它相似的

情况中，要以上述方式来开启会谈是很困难或不可能的，你必须等待当事人提出所谓的

问题或一个令他困扰的事情。亦即，你必须“受到邀请”来谈论当事人的生活。如果当

事人感到治疗师接纳他的痛苦、认可他的优势，并整个人真诚地努力了解他所想要的，

绝大多数的当事人会非常快就开始谈论困扰他的事情，并寻求治疗师提出对他某方面生

活的意见。 

若当事人没有提出任何超出这个脉络情境中正式提到的内容以外的事项，我们也看

不到坚持的理由。我们只能帮助人们所想要接受帮助之处。 

我们需要有爱心、整体来说是和善的、尝试倾听并尝试理解，这些通常也都足以让

当事人邀请我们进入他们的生活（若他们有事情想要得到帮助）。 

1.例子：进行“共识方案”问句前，需要先得到邀请的情况 

若当事人只是来找社工师寻求经济补助──在当事人邀请我们进入他的生活之前

就提出这个问句，只会导致这样的回答：“我想要有钱”。这使我们不易从此处继续前进

（即使你有时可以藉由询问：“这会带来什么不同？”而进入一段关于生活的认真对话。） 

另一种情况是，当一个人带着明确的生理症状来找医生，此时病患会期待得到处方

                                                             
3 这个问句不同于：“你对这次会谈的最大期望为何？” 

4 若当事人回答“没有需要改变的事情”，我们可以进一步探询当事人会如何知道事情有维持在原来的状况，

以及，他需要做什么，来让事情保持于相同的状态。探询改变是我们的工作，而非当事人的工作。 



5 
 

笺，或至少得到关于何处出了问题的答案。在这种情况下，期待病患基于“会谈的结果”

能带出思考、感受或行动的某些不同，是不合理的。只有在该位病患／当事人提出存在

类型或心理性质（无论它是什么意思）的问题---病患及医生都认为这个心理问题是可

以透过谈话而被影响的，此时，询问这个问句才恰当。这只是一开始，而之后，你可以

预期会从“共识方案（common-project）”问句中得到有用的5讯息了。 

(二) 接纳、认可、响应、重述和摘要 

尽管我们问了第一个问句，很多人仍会开始告诉我们所有他们 “不” 希望发生在生

活中的事情（焦虑、忧郁、沟通困难等）。不论我们以传统的方式来开启会谈（像是“是

什么让你前来？”“我可以如何帮上忙？”），或藉由询问“共识方案”的问句来开启会

谈，这样的情况都会发生。 

我们认为，重要的是，需要非常仔细的倾听人们告诉我们关于他们的问题。承认与

接纳（acknowledge)、赋予价值的认可（validate）他们所说的内容，都是非常重要的。

人们需要感觉到我们十分重视他们担忧和关切的事情，如此也让他们觉得，我们认为其

问题是很要紧的，他们决定为该问题前来求助并非愚笨之举。 

我们相信，同样重要的是，治疗师需避免进行问题严重性的衡鉴与评估，也不寻求

解释，或急于寻求解决方法，我们只是尝试接纳、认可，而让眼前这个人了解到我们正

在努力的尝试倾听和理解。 

如果有人说他们很焦虑，我们会接纳与认可之（如“那很困难的”、“那一定很辛苦”)。

如果有人说，小绿人（外星人)在追他、把他吓得屁滚尿流，我们会复述着他所说的情

况，响应（echo）我们的理解：被小绿人追赶，一定是非常、非常可怕的6。当事人说是

问题的问题，就是一个问题。 

我们尽可能非常清楚的表达我们所说的话。处于困难中的人们常已经思考、推敲过

自己的问题，也常与他人讨论过了。与我们的对话中，当事人的谈话会转换交叉于这两

种话题：描述问题、谈论问题存在的原因、谈论他们尝试过什么方式想解决问题，以及，

通常会有零星散落的讯息，是关于已有好转之处。无论我们提什么样的问句，这些话题

的转换都会发生，而且，无比重要的是，要知道：“在听到回答之前，我们永不会知道

自己问了什么问题。”从我们如何回应当事人所说的话的过程中──从我们如何响应共

鸣、归纳摘要、接纳认可──显示出我们是否有仔细倾听及尝试理解他。 

 

当事人在谈问题为什么会存在时。 “所以你认为造成问题的原因是…” 

当事人在描述他的问题时。 “所以你看到问题的情况是…” 

当事人在描述他已经尝试过什么方式去解

决问题时。 
“所以――你已经尝试…去解决问题” 

当事人在描述什么事物已经有好转时。 “所以事情在…方面有一点好转” 

                                                             
5 在这里，“有用”意指该问句能成为“围绕于目标及例外”之对话的一部分（或者成为一个能带出此种对

话的平台）。 
6 我们认为，寻找问题原因──根本的导因、肇因等等──的行为，就像是在表示当事人所表达的问题，

并非是真正的问题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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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陈述之后，常会跟随“我理解得正确吗？”这一句话。 

当我们认为／感到当事人相信我们理解问题为何时，我们便会回到（或询问)共识

方案的问句。可以运用“今天、明天或后天，你的生活需要有什么不同──某件小小的

事情──才会让你感觉或认为，来跟我谈这个问题是有帮助的？”这个问句的变化式来

提问。我们询问这种问句，是在寻找当事人跟我们接触的意图、意义及目标， 

 

四、“我不知道”的这类回答 

对于共识方案问句，人们常会回答“我不知道”。人们最常见的反应，像是这问句

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或像是这个问句为他们带来的是心中从未想过的答案。大

部分的人回答“我不知道”只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思考这个问句。如同在其它当事

人回答“我不知道”的情况时，我们最好不要做任何事情，也就是不要点头、不要说“嗯”

或“我了解”。这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倾向很有礼貌、会表示自己有听到，或者是再问

另一个问句来支持，或只是去理解这个“我不知道”的回答。即使是最轻微的点头，也

是一种回答，代表你已接受了当事人的答案，因此，轮到你继续给予下一个响应。如此

一来，当事人就不会再思考需要回答什么了，而是会等待你的下一个陈述或问句。 

一个很有帮助的做法是：不要动，默默地数到 6，假想当事人回答的是“我‘还’

不知道，给我一些时间想想”7。这个方式能安静且礼貌地创造出一个空间，让当事人

能思考一会儿。大部份治疗师需要经过大量的练习，方能做到此。 

即使当事人回答了“我不知道”后，如果你仍允许当事人有空间思考一下你的问句，

你就会发现，至少有五分之四的当事人，会在六秒钟内开始发展出答案。 

另一方面，大部分的人在开始思考他们想要到达何处之前，多会先思考他们需要做

什么事情。而“共识方案问句”是关于治疗的结果（他们想要到达何处)，而非他们或

我们必须做什么才到达该处，因此，对许多人来说，都需要花时间理解一下这个问句。

当能这样想时，也会对治疗师有所帮助。 

重要的是，要知道，这是一个所有当事人都能够回答的问句──至少是带着一个困

扰的所有当事人8，都能够回答。 

 

五、不一样的回答 

对于共识方案问句，当事人会有多种不同的回答。这是因为当事人对于治疗怀有不

同的希望和期待。而且，很多当事人听到我们问的问题，与我们实际上问的问题是有所

落差的。 

我们发现简单的澄清是有帮助的，此乃基于以下所述。澄清之所以有用，是因为它

强迫治疗师聚焦于当事人的回答，并且阻止了治疗师只聚焦于自己所提的问句。 

1. 当事人回答了这个共识方案问句。 

                                                             
7 Dan Gallagher 说，“我不知道”实际上是在说：“闭嘴──我需要时间思考”。 

8 如果一个人有办法描述出何谓问题，他就也有办法描述出何谓变得比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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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当事人回答的是另一个问题的答案。 

(一) 当事人回答问题 

1.直接对于共识方案的 

某些当事人会以很直接且有帮助的方式回答共识方案问句。例如： 

˙ 我会能够放松 

˙ 我会感觉比较平静 

˙ 我会觉得更快乐 

˙ 我会感觉比较积极正向 

˙ 我会感受到我爱我的小孩 

˙ 我会能够将孩子照顾得更好 

˙ 就是我可以控制我的脾气 

˙ 我会对我的情绪更有掌控感一点 

˙ 当我生气时能控制自己 

˙ 当我失控时能先离开现场 

˙ 不要对每件事情都小题大作 

˙ 我会做出决定 

˙ 觉得对自己的生活有方向感 

˙ 若我能有任何一点正向的想法 

或者是上述的几个组合。 

基本上，上述所有陈述都会创造出──或可被用为──奇迹问句的平台。 

我们会透过响应重述当事人使用的用字，来响应当事人，同时，也会思考着当事

人所说的话。接着我们会决定这是否是个我们想参与的计划；“嗯，所以如果你感觉到

自己更平静、更积极正向了，那会让你认为今天在这里得到了一些帮助吗？我的理解正

确吗？”在当事人点头表示同意后，我们通常会直接进到：“那么，我能不能问一个真

的很奇怪的问题──这个问题需要一些想象力…”然后进入奇迹问句。 

(二) 当事人回答另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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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先听到当事人对问句的回答之后，你才会知道你问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提出什

么问题从来都不是重点，当事人听到的问题才是重要所在。如果我们仔细聆听当事人的

答案，我们几乎都能弄懂当事人听到的是什么问题。 

有许多不同的方式能将当事人的回答，组织到共识方案问句架构之中；我们认为

那个架构将能帮助我们知道如何在对话中继续前进。下述的内容，是我们目前在教学中

发现最有帮助的方式。这当然不是唯一理解或组织的方式，但却是我们发现的一种有用

的方法。运用以下这个分类方式，我们能够很容易做到去看到在治疗对话影片，我们遗

漏了什么，以及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 

别忘了在你又再提出下一个问题之前，当事人需要知道你有听到他的答案。接纳、

认可──确认你提出的每个问句，是建立在当事人先前的回答之上──让当事人知道你

有听到他回答的内容，是不可或缺的原则。让当事人知道你有听到他回答的内容，才能

让对话之所以能维持是个对话，而不会变成一种礼貌性的讯问。你有多善于建构问句，

那不会是一个重点。如果你不能运用所需的基本技术，让当事人觉得你真的在努力理解，

或者你不能展现出好奇、接纳痛苦和困难的话，都将会让当事人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来与

你发展出他觉得有帮助的关系，到那时，无论你做了多少，可能都无关紧要了。 

1. 当事人回答的是让他们前来会谈的问题---“什么让你前来会谈？” 

许多与我们会面的当事人，会听到我们询问了各种“今天是什么让你前来？”的

问题，这并不奇怪。大部分的人对于治疗中会发生的事所抱持的想法是：当事人应该告

诉治疗师所有他的担忧、烦恼和问题，以能开启治疗。治疗师则被期待要点头、嗯哼响

应，并询问问题来澄清：真正根本潜在的问题，这个问题以什么方式影响着当事人的生

活与人际关系，以及这个问题为何会存在。 

我们的焦点是聚焦在“问题的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problem）”，并且锻炼

自己不去思辩问题为何存在。这是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直觉会拖着我们倾向于寻

找当事人有问题的经验之相关成因。治疗师需要很多的自我锻炼与约束才能做到不屈服

于这种倾向。当然，当事人对问题成因表达出的高度兴趣，有时也增加了做到这种不屈

服的难度。 

提醒自己：我们并没有比当事人聪明；这个提醒一直很有帮助。当事人已经花了

相当可观的时间去思考他们为何会有这个问题，如果这样的思考方式对找到解决之道能

有帮助的话，他们应该早就已经解决问题了。因此，每当那种好奇在我们心中升起——

每当我们开始思考当事人为何有问题时——我们要约束自己并思考：“他想要有什么不

同？” 

因此——首先，先要接纳及认可；一旦你认为当事人觉得你真的理解了问题是什

么后，便做摘要，并再次尝试：“今天、明天或后天，什么东西需要有所不同，才会让

你觉得跟我谈这个问题是有帮助的？” 

这个时候，许多当事人才开始认真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才能够回答出一些想法：

他希望在感觉上、思考上、或者行动上有所不同之处。 

有时你会有种感觉是，当事人将要开始诉说一个非常非常长的故事，内容是关于

让他来治疗的问题困扰。对我（Harry Korman)来说，很有帮助的一个做法是，我知道

如果我要打断当事人，我需要在感受到这种感觉的 30 秒以内执行。如果我开始装作有

认真在听，很快就会变得无法打断——因为那实在太粗鲁了——因此，若我想打断，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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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马上打断。我可能会挥手说“不好意思打断你，但是——‘因为有很多种不同的方

式来倾听一个重要的问题，这将会影响我知道要如何倾听’，就是啊—我们谈话之后，

今天或明天，什么会是一个小征兆，显示你今天在这里告诉我这个问题是有帮助的？”。 

(1) 从问题到共识方案——“否定负面式”的回答 

对 Anna，我做了一个摘要：“哇…时时都很焦虑；孩子让你难以应

付；你觉得想把小狗杀了，从圣诞节以来日子真的过得很辛苦。”她点点

头，低头开始哭泣。我保持沉默，一边思考着她告诉我的事情： 

持续的焦虑。难以应付孩子和小狗的情况让她恼火。显然她听到我问

的是：“是什么问题让你今天前来会谈？” 

当她将头稍微抬高一点时，我再次询问：“那么，今天或明天，关于

孩子或小狗的事情，需要发生什么最微小的不同，才会让你认为或感觉到，

今天早上来谈是个好主意？”（这句话几乎跟我用以开启会谈的问句一样，

但使用的是她回答的字句──关于孩子及关于小狗的问题，现在放入问句

中了。) 

她回答得很迅速，好像完全不需要思考、或者答案应很明显：“早上

没有焦虑，不会因为小狗的事而觉得很挫败，而且不会让每个人都觉得那

么不愉快。” 

对于共识方案问句，这是一种常见的回答。回答中没有包含她想要什

么的讯息，只有她“不想要”什么的讯息。这个回答实际上等同于她的问

题描述，只是在各答案前多了一个负号，因此我响应： 

“我了解…（停顿)。嗯…在一天之内这些是很大的改变。这些是表

示问题了是完全解决了吗，还是代表了什么呢？” 

她点点头，眼泪仍从脸上缓缓落下，而我继续：“那么，明天或后天，

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是一个很小的征兆，显示着事情开始朝向你

要的方向前进了呢？” 

她沉思的望向远方，停止哭泣并缓缓说道：“让孩子们感到一些温暖、

对他们有耐心一些”她停下来，想了一下补充：“当我睡醒时能下床，而

不是又想要回去继续睡觉。” 

第一及第二个描述的差异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大，但是让我们来更贴近地看看： 

她的第一个答案是：“早上没有焦虑，不会因为小狗的事觉得很挫败，而且不会让

每个人都觉得那么不愉快。” 

这个描述只包含了 Anna “不想”感觉到的情绪和行为，可以说 Anna 仍是在谈

论问题。下列问句则可说是创造了一个框架给她──或邀请她进入一场对话是关于──

她于生活中想要有所不同之处。 

   “我了解…（停顿)。嗯…在一天之内这些是很大的改变。这些是表示问题

了是完全解决了吗，还是代表了什么呢？” 

她点头，我继续：“那么，明天或后天，什么东西对妳来说将可能是一个小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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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显示事情开始朝那个地方前进了呢？” 

“让孩子们感到一些温暖、对他们有耐心一些”她停下来，想了一下补充：“当

我睡醒时能下床，而不是又想要回去继续睡觉。” 

藉此，我们投入于描述她 “想要”的事物9（不同于描述她所不想要的事物)。我

们立足于“方案／目标架构（project/goal-frame）”，由此我能继续进行奇迹问句。 

 

(2) 被…送來的（sent by…） 

 

治疗师：这次会谈的结果，需要发生什么事情，才会让你觉得来跟我

会面不是完全在浪费时间？ 

Charlie：我不知道。 

Charlie 的父亲：我也不觉得我知道。（停顿很久) 

 

由于我们知道人们总会尽其所能地合作，也由于我们知道人们不会无缘无故前来

与我们会谈，因此，我们会等待。我们知道这个问句总会有答案，而我们也知道这个问

句不容易回答，所以，当事人需要一些时间来思考。 

人们之所以无法知道这个问句的答案，唯一的可能情况是，他们本来要去药局或

邮局，却转错了弯，所以才来到我们办公室，或者，他们是被送来我们这里的，但是没

有人告诉他们被送来的原因。由于人们前往邮局时不太会有迷路的习惯，因此我们假定，

如果当事人不知道这个问句的答案，那就意味着有其他人开启了他与我们之间的连结，

所以我们就会询问他来谈是出自谁的主意。但在这个案例中，在我来得及询问这个问句

之前，Charlie 的父亲就继续说： 

Charlie 的父亲：…是学校认为我们应该来这里的。 

这个对话——也就是我们互动的空间——需要将“人”置入。最好是在场的每一

个人，但因为这或许不可行，那么至少放入这些其他人的想法或所说的话。这并非学校、

社会局、司法部门将当事人送过来的，而是一个或几个关心当事人的人。 

治疗师：学校里的谁？ 

Charlie：我不知道。爸你知道吗？ 

Charlie 的父亲：是他的特教老师 Christina。 

                                                             
9 “描述她想要的事物”或者可能应该说“共同创造她想要的事物”。我们这里的用语为“描述她想要的事

物”，是因为如果你在焦点解决访谈后询问当事人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不会说“我们共同创造了我想要的

事物”；他们会说“我们谈了我想要的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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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arlie：她是我的特教老师。 

现在我们知道是谁感到 Charlie 需要治疗了。那么，这个人希望在这周或下周看

到什么地方不同了，她才会认为或感觉她将他们送来会谈是个好主意呢？ 

治疗师：嗯，…那么…你认为 Christina 希望在这周或下周看到什么不

同，她才会说将你们送来会谈是个好主意呢？ 

Charlie 的父亲：她可能希望 Charlie 平稳一点。就是他能够参与活动，

不那么让人担忧的。Charlie 去年秋天有和学校心理师谈话，结果一点用都没

有。那个人可能在很多方面都还可以，但对 Charlie 却没有帮助的。这学校心

理师一点幽默感都没有。她断定 Charlie 要修通幼弟离世的哀伤，这对我们来

说了无新意，我们之前就已经想过了。Charlie 五年前失去弟弟，然后因为各

种在学校发生的问题，从去年秋天开始跟学校心理师会谈。他去谈了几次，但

后来又不想再去了。 

Charlie：那时候他几岁？ 

Charlie 的父亲：他很小，他还一岁不到。他太小了，小到没有鞋子可

以穿。 

这里提供了很多讯息。Charlie 的父亲认为老师希望 Charlie 平稳一点，能够不那

么让人担忧地参与活动。“平稳”和“忧虑”是最常被用以描述情绪状态的词汇。当 Charlie

参与活动且不那么让人忧虑时，人们能在 Charlie 身上看见什么吗？这与 Charlie 参与

活动但又让人担忧时，有没有什么不同呢？由于 Charlie 的父亲继续谈到先前治疗的尝

试，治疗师未能有时间进一步询问这方面的问题。Charlie 的父亲和心理师都使用了“修

通”的概念。由于这个修通的目的，这个男孩已经而跟某人会谈过了，但这并没有告诉

我们任何Charlie 的父亲希望与我们会谈后能看到发生的事情。它告诉我们的是 Charlie

的父亲希望我们对男孩做的事情10。人们（当事人和治疗师都是)时常倾向于忽略了“方

                                                             
10 “修通”这个词汇充满了心理动力的假设，若你对心理动力理论读得不多，那个词的意思——当你在修

通时，你实际上在做的是什么——对此，往好了说是含糊其辞，往坏了说就是神秘莫测。一旦当事人开始

使用这个概念时，我们总是偏好马上将对话导向“已经修通后的效果”——这很常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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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means）”和“结果(end)”的差别。我们则是将“修通”视为“方法”（一件人们

做了之后，最终会导致情况好转的事情)，而非“目标”（当情况好转时，将会有所不同

的事情)，因此，这时候我们会自问的问题是：Charlie 的父亲是否认为与 Charlie 相处

有任何困扰、或者他是否认为 Charlie 的情况能够好转，以及，此处有没有我们能够执

行的工作方案呢？ 

治疗师：我懂。那么告诉我——你要如何知道他修通了呢？ 

Charlie 的父亲：我不认为我们会注意到很多。在学校里几乎都是问题。 

 

治疗师点头并思考。所以，父亲与这个男孩相处是没有困扰的。父亲也思考着，

然后，在治疗师有时间提问更多问题之前，Charlie 的父亲就先继续说道： 

 

Charlie 的父亲：这很难知道。我们有五个孩子。 

治疗师：所以你的想法是什么呢？ 

Charlie 的父亲：可能他平稳一点，晚上我们会好过些。如果他可以整餐晚饭都待

在餐桌上，我们也会好过点。 

 

所以，Charlie 的父亲可以想象，在家中的情况是能好转的。他的反思与谈话都指

出了至少在他那里可能有个方案：一起努力找到方法帮助 Charlie 晚上能平稳下来，大

致来说是如此。细节可以再等一下——但是那 Charlie 呢？——他有没有什么困扰或计

划？ 

治疗师：那么 Charlie——那你呢？你希望什么事情能有所不同吗？ 

Charlie：我不知道。我觉得情况都很好。情况已经好多了。 

 

没有，Charlie 没有困扰——不过如果情况已经如他所说的好多了——这会不会是

个只有他才注意到的差异——以及这是不是一个他父亲及老师所希望迈向的不同之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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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师：所以情况已经好多了！已经好多了的地方是什么呢？ 

Charlie：没有，没有问题。 

 

当有人误解了治疗师的问题，最简单的做法是：几乎永远都假装／表现得像是当

事人所回答的，就是你所询问的问句。Charlie 听到的是我询问他有什么问题，这是很

容易理解的。 

 

治疗师：很好。所以不再有问题了。你刚刚说过情况已经变得好些了。已经变得

好些的地方是什么呢？ 

Charlie 点头表示懂了，想了几秒钟后说：我现在能坐在圆圈当中了。 

治疗师：你-可-以？你是怎么做到的？ 

Charlie：我就是去做。 

治疗师等了几秒钟，Charlie 自动自发地继续说：我们没有唱歌，但是我们不必唱。 

治疗师：所以你坐在圆圈当中，这是你之前没有做的，但是你现在可以了？

（Charlie 点头同意)。然后你没有唱歌，是因为你们不必唱。 

Charlie 摇摇头：我不喜欢唱歌。 

治疗师：开始能坐在圆圈当中，会不会很难？ 

Charlie：不会，这个很简单。 

治疗师：你是完全靠自己解决的吗？ 

Charlie：对！ 

治疗师：嗯——还有什么地方变得好些了？ 

 

这次会谈继续产生了很多丰厚的描述，围绕于：已经发生的改变，以及，这个男

孩、父母与老师做了什么，而帮助了这些改变的出现与维持。这次会谈一开始案父所示

意的目标，已经在实现的路上了，因此就没有再询问奇迹问句了。 

这次会谈结尾，案父及治疗师都同意，案父应该继续带孩子及狗狗进行晚间散步，

以及跟老师谈谈她是否有注意到任何这个男孩的改变。 

2. 当事人答以希望你在会谈中做的事、或希望跟你一起做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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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当事人以不同的形式来回答“共识方案问句”： 

⚫ 我需要跟某个人谈谈 

⚫ 我需要修通这个问题／这份哀伤…等等 

⚫ 我需要了解自己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 

在当事人如此回答时，我们相信他听到我们询问的问句是“'今天在这里需要发生

什么事情'，才会让你觉得排除万难来到这里会谈是值得的？”的某些变化形式（当事

人听到的问句，与我们所问问句的差异是：聚焦于“治疗室中”发生的、还是聚焦于“当

事人生活中”发生之差别。) 

许多人会这样的回答，是可以理解的。如我们之前所说，人们倾向于先思考他们

需要做什么，而后才是思考他们想要到哪里。治疗的文化意象也引导了当事人如何聆听

我们的问句。上述问句通常是人们预期会在治疗中收到的问句。 

要从这个处境向前推进，最简单的方法是：“我了解。你需要从这里开始修通（也

可换成：谈论、理解某事等)。那假定这次会谈以某种方式对你产生了帮助（帮助你开

始修通等)，什么事情在今天或明天需要发生什么不同──某件小小的事情，而会让你

觉得跟我谈话有助于开启了那个历程？什么会是你‘开始修通’的小征兆？” 

我们遇见的大部分当事人，会描述正向的感受来回答这个问题。基于此，我们通

常会直接进到奇迹问句。 

(三) 没有计划 

当事人有时候会回答，他们不知道什么可作为跟我们会谈后的成果，不知道希望

什么事情可以发生在生活中。尽管我们重复询问、停留于这个问题上，当事人还是坚持

说不知道。 

1. 是其他人的计划 

这些当事人几乎都是被其他人送来会谈的。当事人说我不知道的时候，我们都会

询问：是不是其他人认为他们应该来谈的？---这是谁的主意？--- 以及，他们相信，就

会谈的结果而言，那个人需要看到什么事情的发生，才会让他感觉把当事人送来会谈是

个好主意？ 

有时候，询问发生什么会让转介者感到高兴并不合适，因为当事人可能对转介者

是有敌意的。这从当事人谈到谁送他前来以及原因为何时，可以明显看出来。在这种情

况下，较适合的询问方式是：转介者需要看到当事人发生什么事情，才会让他不再强迫

当事人来和我们会谈。 

曾发生过一些较为少见的情况是，当事人不知道转介者希望看到什么事情发生，

也对自己被送来的原因毫无头绪，也没有问题或计划。我们会将这个情况理解为：当事

人没有困扰；或者与治疗师（或转介者)处在一个他不想承认自己有任何问题的关系中

（因为承认了事情可能会好转，也等于间接承认了自己有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做的唯一事情是：进行一个尽可能友善的对话。治疗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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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开始于当事人有一个问题或者他认为事情可能可以好转的时候。 

当治疗师真的很努力尝试设身处地对待当事人，有时候会产生影响力。从当事人

的观点来了解事情，或者，至少试着这样做、不要说教，通常就会让当事人有些改变，

而影响当事人愿意表达他希望事情能有不同之处，或表示没有特别的期望。 

2. 绝望或无望 

有时候人们对于事情的改善难以抱有希望，他们感到的那种绝望，使他们无法想

象：如果事情有所改善，他们会怎么注意到。 

有些当事人并没有兴趣跟我们谈话。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是被强制来找我们的。

但有时候仅是因为他们对处境绝望到他们无法想象事情可以好转。 

先与当事人谈谈对于事情可以改善不抱任何希望，然后，再移至“假如事情真的

好转了”的话题中—无论因为什么原因—尽管事实上他们并不认为这种情况会发生—但

这个方式有时可以通向关于当事人所期望的一段富有成效的对话。 

“希望”量尺 

当人们告诉我们，他们对于事情可以改善没有希望、或只有非常少的希望，我们

总是会承认在这样的情况下是非常痛苦的。通常我们会接着移至提问评量问句：“如果

10 表示他们非常确定情况可以改善，0 表示事情一点改善的希望也没有——他们现在

是在几分的位置？” 

若当事人回答了高于 0 的数字时，我们会检视是什么让他没有给出 0 分，然后谈

论他们的生活中需要发生什么，才会让他们在量尺上稍微升高一点。很有可能的，我们

会犹豫于要否在这种情况下谈论“好转”的意义，这是因为我们相信：在可以开始想象 

“好转”的意思之前，你需要对事情可以改善怀有希望。 

 

六、让描述更丰厚 

当你询问人们，他们希望生活中发生什么事情时来作为会谈的结果，很多人会说

希望某种感觉会有所不同或拥有一个之前所没有的想法。我们的问句会建立在当事人的

这些答案之上。用下列的简单图例加以概念化。 

 

情绪及想法在人的内在，无法被看见；但是如果你感受有所

不同，你也会做出不同的行为。 

“那么当你感到…，那时，你会做什么是现在没有在做的事情？” 

      

 

       我们相信周围总有其他人的存在。我们有时会说，改变必须被

其他人注意到并做出反应，这些改变才会成为真实。所以当你行为有所

不同的时候，其他人会注意到：  

“当你感到…时，（最好的朋友、妈妈、孩子等等)会怎么注意到…

（无论这个人将会说他有什么感受)？” 

 

当你做出不同行为，而其他人也注意到了的时候，他们也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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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对你做出不同的行为。 

“所以当…（妈妈、爸爸、老师、孩子、妻子、最好的朋友

等等)注意到…，那时，他对待你的方式会有什么不同？”或者“你

会如何看见 已经注意到了你身上的改变？” 

 

我们在日常的一天中会做很多不同的事。我们会在生活中不同

情境、不同领域中移动着。很明显的，相同的变化在不同的情境脉

络中，会以不同的样貌显现出来。学校、工作、婚姻生活、对待父母等，我们在不同

的情境脉络中会有不同的行为表现，而且各脉络中存在着不同的人。 

如果每个“区块”代表当事人生活中的一个区域，这个图像可以成为一个工具，

催化出如下问句的询问： 

“那么——你认为这个改变，最有可能在你生活中的哪个领域最

先被注意到？” 

“谁会注意到？” 

“那个人会看到你在做什么？” 

“你会如何注意那个人的变化，而得知那个人已经看到你的改变

了？” 

 

七、当你们拥有了共识方案，你会如何得知？ 

当我们不只仔细倾听当事人所使用的用字语言，也仔细倾听他说话的方式时，我

们便会很快得知，我们何时进入了共识方案的对话——一个奇迹问句的平台——以及我

们是否可以开始创造出一个奇迹图像。如果当事人开始思考和我们会谈如何可以帮助，

他要想要有什么感受、想法或行动——当有了改变的方向——亦即这个会谈的目的——

那么这个目的、这个“问题较不严重的未来”的想法，就会成为奇迹问句的平台。这个

“问题较不严重的未来”会成为发展奇迹问句的脉络，让奇迹问句在对话中产生意义。 

你比较容易知道你们没有共识方案，反而较不容易知道你们已经有共识方案。17

岁的 Lisa 回答：“我妈会消失！”不难理解，Lisa 听到的是另一个问题，而非我询问的问

句，但我不完全清楚她听到的问题可能是什么，所以我想知道：“是作为这次会谈的结

果吗？”当她点头之后，我便问她是不是觉得我是个职业杀手。她笑了，回答说不是，

于是开始描述她与妈妈之间的问题，以及，她们之间必须有何不同方能让她觉得这次会

谈是有帮助。 

我们有时会这样说，当我可以用一两句话摘要当事人所想要发生的事情，这事情

对当事人很重要的、是在当事人目前生活处境中很实际且合乎道德的事情时—那就表示

这件事情是我们想要参与并帮助当事人创造之，也表示了这件事情会合法正当地存在于

我们接下来的工作中——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共识方案了。 

请注意！一种很常见的情况是，治疗师会感觉到当事人好像是对治疗师有个要求

与计划：你要让我快乐、你要让我戒酒、你必须让我的老师变得更公平或更亲切，或者

你必须让我妈妈给我更多钱或更优质的陪伴时间。当发生这种情况时，多半表示着你们

还没讨论实际可行的事情，或者当事人是在回应另一个问句（最常的问句是：我可以为

你做什么？或者：问题是什么？)，而非你所询问的那个问句。 

 

八、询问共识方案问句的困难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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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共识方案问句一点也不容易。你可能会经验到这样的状况，这个问句好像是

在向当事人承诺着：晤谈对话会有帮助、事情将会有所不同，但是，这些却都又是明智

的治疗师从不给予的承诺。其实，询问共识方案问句最大的困难是：我问了这个问句后

要怎么办？我要如何倾听当事人的答案——以及我该拿当事人的答案怎么办？ 

共识方案问句基于一个坚定的信念—或知识—就是当事人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即

使他们还不知道自己是知道的。这个信念一旦能深植在治疗师心里，询问共识方案问句

就会变得很显而易见且无法避免，而在那之前——治疗师就只有努力实行及自我训练了。 

 


